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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润钊 李逸萌

题 记

这是一场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
这是一场绿了群山、富了百姓，赋权中国亿万林农的制度改革。
这是一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变革。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一场肇始于福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唤醒了沉睡的山川林莽，让巍巍群山在

新时代展露出“点绿成金”的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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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定格在2001年，“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成为福建武平县捷文村600多名村
民的共识。村民们“分山”表决时举起的手，拉开了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27亿亩集体林业用地，集中分布在占国土面积
69%的山区，我国56%的人口也生活在这里。

唤醒沉睡的山林，让大山长成青山，让大山里的人有“靠山”，让大山也能够长出希望，这
是林改的使命。

“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

曾经在武平县林业局采购站干了20多年的李永兴，1999年在林业经营体制改革中，“下
岗”回到老家捷文村当起了村支书。捷文村共 632人，村里的山林有 2万多亩，人均 30多亩
地。让李永兴头疼的是，与福建很多山村一样，捷文村祖祖辈辈都靠山吃山，但山多并没有
改变捷文村贫困的命运，甚至很快就要被“吃空”了。

曾有人感叹，18亿亩耕地可以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和农民的温饱问题，但43亿亩
的林地却没有解决13亿人的木材使用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数据显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集体林区蓄积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业重点县，由
50年代的158个减少到不足100个，能提供商品木材的县由297个减少到172个。全国第三次
森林资源清查时，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较第二次清查时减少了1.8亿多立方米。

武平作为南方集体林区的“重镇”之一，也成了乱砍滥伐的“重灾区”。据村民李桂林回
忆，那时但凡家里缺钱，村民就会上集体林砍树，山里的树长不到碗口粗就被砍光了。大山
里的树就这样被换成了农民手中的化肥钱、治病钱、买粮钱。

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福建省林业厅原厅长黄建兴告诉《工人日
报》记者，当时全国林业普遍面临“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
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大难”，而病根就在“集体林权属不清”这个问题上。

据黄建兴介绍，通常的林权包括“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四项权
利。由于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确界定，林农的集体山林所有权被“虚置”了。2000年，
国家林业局推行换发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对以往集体林进行再次确权，但林地仍然属于
集体，产权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彼时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
家？”在黄建兴看来，林权制度改革事关山林的命运，改革是形势所迫。

2001年5月，福建省林业厅组织开展换证试点，武平县被确定为试点县之一。两个月后，捷
文村在李永兴的争取下成为了试点村。就这样，林改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武平迈开了步伐。

经村民大会表决同意，捷文村在既没上级授权、也没法律依据、更没其他地方经验参考的
情况下，有了“原创”的林改方案。根据方案，林权“四权”中的林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其它

“三权”归林农所有；山要按户分，以当年集体林每户的责任区作为“分山”的依据，期限为50
年；村里的公益林一起参与分配，专门用于对新增人口和林地面积较小的人家进行“补瘦”；山
林按“肥瘦”程度分为四个等级，每年每户向村委会上交每亩0.5元至1.5元的林地租金。

2001年12月30日，第一本清楚标注着“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林农自己所
有”的林权证，在捷文村诞生。李桂林是它的所有者，他也成为全国获得新版林权证的“第一人”。

在全面总结武平县林改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福建在全国率先推动林改。2008年全国
集体林权改革全面启动。据统计，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我国将40多亿立方米森林资源确
权到户，让林农获得了价值2万多亿元的家庭财产和27亿亩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权。

分山到户，使林农耕山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林改之前，村子周边满山皆是低矮的灌木和稀疏的小
树；现在，直径三四十公分的林木比比皆是。捷文村村支书李财林感叹：“林改，改变了大山的命运。”

这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

林改20年后，今年72岁的李桂林已搬进武平县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接受采访时，
他依旧穿着20年前领取林权证时穿的那件蓝色麻布衣服，给《工人日报》记者递来一杯灵芝茶，
茶原料就来自他家的林子。在他与人合伙办的养鸡场里，还有2000多只象洞鸡在林间穿梭。

李桂林坦言：“刚拿到林权证那会儿，只会计算砍树能挣多少钱；现在林子大了，山货多
了，发展林下经济学会了算长远账。”这一切都要从限伐说起。

2012年底，新建的捷文水库成为全县唯一饮用水源地，周边山林被县里划定为“县级生态
林”。树，不能砍了。而李桂林一家就有100多亩山林被划进了生态林范围。同年福建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示范省”目标，林木采伐政策进一步收紧。商品林中杉木采伐年限从16年延
长到26年，松木采伐年限从21年延长到31年，重点生态区的977万亩商品林被限伐……

对李桂林而言，限伐后，仅他家就要损失超过2万元的木材款。虽然福建开展了重点生态
区位商品林赎买，省市县三级对生态林提供补贴，但补偿金额远不够弥补限伐带来的损失。

眼看树不能砍了，曾经在村里经营过木材生意的捷文村村主任钟泰福带着李桂林和村
里的 102户村民“另谋生路”，成立了合作社，取名为“绿富”。钟泰福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绿富”瞄准的不再是树上的生意，而是绿叶下的经济，从阔叶树育苗到养蜂养鸡，再到种植
草珊瑚、紫灵芝等中草药，合作社的目标是要带领林农实现“绿富双收”。

资料显示，实施林改以来，捷文村的森林覆盖率从78%增加到84.2%，林木蓄积量增加了9万
立方米；全县累计完成造林面积81万亩，超过林改前25年的总和。2001年到2020年，捷文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1600元提高到25008元，其中林业收入从380元上升到10057元、占比从24%提高到
近50%。福建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从635.9亿元增长到6660亿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4%。

看着大棚里的花卉，林下生长的草药、奔走的土鸡、飞舞的蜜蜂，钟泰福感叹：“这才
是大山里的滋味，这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

盘活大山里的“原始股”

钟亮生经营的养蜂基地，距捷文村不到5公里。与捷文村不同，他所在的上镇村和周边不少
村庄并没有那么丰富的林地资源。林改后,他们一家8口人仅分到不到8亩的山林。因林地“碎
片化”产生的“评估难、收储难、流转难、贷款难、处置难”的“新五大难”，困扰着他和不少林农。

而在三明沙县夏茂镇，外出经营沙县小吃生意的村民无力管理林地，林改后出现了林地抛
荒、不长大树、芦苇满山的现象。村民洪集体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林业生产周期长、投资大、
收益慢，林改后林农依旧面临着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的难题。”

“一个轮伐期近30年，钱从哪里来？”“流转来的经营权怎么维护？”“山林抛荒，单家独户
怎么办？”新一轮的林改就从解决这些问题开始。

一沓拿绸布包裹的林票，是洪集体在联营山场中 600多亩林地的股权收益凭证。这些
林地由村集体、林农与国有林场合作经营，国有林场占股60%，村集体和村民占股40%，收益
部分由村集体和个人按照三七分成。

据沙县林业局副局长乐代明介绍，林票实施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交易、保底分红
制度，村民可凭个人持有林票向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提高信贷额度，增加林业投入；国
有林场可以扩大经营规模，进一步发挥资金优势，扩大经营面积。林票可抵押，也可流转，
盘活了森林资源存量，也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进山入林。

林票制度改革让青山真正成了“金山”，1.4万户林农成了股东。曾经抛荒的林地被重新盘
活，林地出材率较普通林农自行管养的林地翻了整整一番。洪集体感叹：“有了林票，树在山
上长，人在山下忙，带着林票到处做小吃，照样能分红。”

在洪集体看来，林票就是藏在山林里的“原始股”；而在钟亮生眼中，当地创造性推出的
林权抵押贷款、“惠林卡”等金融产品，则是存在山林里的“扶贫基金”。钟亮生发起成立的
养蜂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目前共有190多名残疾林农、287户
贫困林农加入，合作社年总产值超过400万元。而这些贫困户养蜂的初始资金，除了县
残联和合作社提供的补助外，其余部分则可通过林权抵押贷款进行“融资”。

近年来，为破解分山到户后出现的林权结构小型化、林地经营分散化等问题，福
建全省共建立县级林权流转服务平台66个，流转林权达到1800多万亩，发放“闽林
通”系列贷款81.9亿元，受益林农达到7万多户。

实现和谐共生的“森呼吸”

位于武平县最高峰梁野山南麓的云礤村，曾是全县最穷的山村。
“砍木头、打野味、采摘野生食用菌，曾是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据 60岁

的村民邱光福回忆，林改后，林木资源不能随意砍伐，大批村民外出谋生。
2012 年，在县城做家禽生意的邱光福回到云礤村，办起了“光福森林人

家”。吸引他返乡创业的，是林改后带来的好生态和好生态带来的游客群。
而在三明市大田县西部的桃源镇赤头坂国有林场内，一座主打“好睡眠”的

康养小镇正在加紧改造。凭借桃源溪畔每立方厘米高达 1万个以上的负氧离
子，国有林厂职工宿舍被改造成了“睡眠小镇”森林康养基地，并开设了睡眠专
科门诊，为游客提供包括食疗、理疗在内的助眠服务。

与山林作伴 30年的桃源国有林场湖美管护站站长何吓俊是个“林二代”。
1958年，他的父亲分配到了国有林场，成了第一批造林员。1984年父亲退休后，
他接班造林，而今林场里的林木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

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凭借林改带来的好生态，三明正在全域推进森林
康养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是林改让更多人能有机会亲近大山，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森呼吸”。

为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福建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快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
展意见，从林改实际出发，制定了森林康养基地标准和评定办法。2020年，全省
森林旅游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0亿元。

2002年以来，福建的森林蓄积量从3.65亿立方米提高到7.29亿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在保持全国首位的基础上提高到了66.8%。而我国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也
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森林覆盖率突破23%，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一场唤醒群山的改革，由福建起步，正在全国各地收获着累累硕果。
责任编辑：韩韫超

图①：1958年，何吓俊的父亲（左四）成为大田桃源国有林场的第一代造林员。
本报记者 李润钊 翻拍

图②：何吓俊（左二）和工友们接班造林，今年林场里的林木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

图③：2001年，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全国第1号新版林权证。 受访者供图
图④：三明沙县夏茂镇村民洪集体在检查林地里铁皮石斛的长势。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
图⑤：改造后的“睡眠小镇”成为当地知名的森林康养基地。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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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深沪湾立起了防护林福建深沪湾立起了防护林。。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黄海黄海 摄摄


